
        
            
                
            
        

    
闷+西贡故事 by北战

http://forum.xilu.com/msg/lovehuahua/m/5554.html

连理枝，中国人所谓的美满爱情的象征。然而一切的真相是，那来自两棵树上的枝条，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用棱角一点一点互相伤害到永远不可能痊愈的遍体鳞伤，直到流出苦涩的树液，将你的伤口嵌入我的伤口，再也无法分离。 连理枝，是互相伤害的关系。

连理枝，其实是如此悲伤和无奈的存在。

系列一 闷

连续了一周的梅雨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下终于姗姗结束了。即使难得的放晴，空气也是又湿又重。檐廊下面点着几盏行灯。青色的草叶粘在行灯的纸壁上。无星无月的夜晚，庭院外黑暗的更深远处是生长着红松和山樱的东山。

他好像很中意和室外的檐廊，赤着脚坐在那里，手里卷着一本书。庭院里，是巨大的闷热中的静绝。木屐的敲在石板上面的声音又大又寂寞。在脱鞋石上面甩掉了木屐抱住他。他的皮肤凉凉的，没有出过汗后的粘腻，扭了一下脖子，好像是很不满意突然加上来的温度。“明明不是在看书……”用身体拼命的说着“看我吧，看我吧”的摸摸他的脸颊，忍不住抱怨。他低下眼睛不看我。

我的情人，就是这样一个不诚实的人。

把手伸进他带着浓厚水气的头发里梳理着，看见他懊恼的皱起眉头，连忙弯过身去堵住那想要指责的口唇。重量却一下子落在右脚的脚踝，那里也像有个心脏一样在一跳一跳。穿木屐扭伤的关节叫嚣着抗议，猛地失去了气力一样跌到他怀里。“热……”他一面发着牢骚却把冰冷的手指伸到肿涨起来的地方，用力揉着。

似乎有更沉重的夜露降下来压在身上。眼睛也眯缝起来。顺着腿摸到他手指的关节，很硬，也很重的力气。用指尖确认着熟悉的纹路，曾经被我舔吮过，摆弄过的部分。他的手指按在筋络上，用力的揉散淤血，手指离开后就是此起彼伏的疼痛在脉搏里震荡，不去碰它的话反倒没有那么疼。

痛苦，就像和这个男人的性，这样好像一再撕裂着伤口一样的疼痛。

引导着他的手一路向上滑，你也是男人吧，你偶尔也有想要吧。“在想什么……”他有点不确定的问。一直是，由我单方面所给予的性，我不明白他是不习惯还是纯粹的出于无奈。把他拉进怀里窸窸窣窣的动着身上又起了一层汗，他挣扎着想离开，我用那种打蛇掐七寸的冷静迅速的抓住他的手按在小腹。那里，有一道很长很长的刀伤。终于从刘海下抬起的眼睛里凝聚起冰锋一样的愤怒和痛苦。年少轻狂因为他留下伤口，是我楔进他身体的楔子。毫无廉耻的一再利用着他的负罪感，我恬然怡然坦然的袒露着丑陋的伤口束缚着彼此。我就是这样自私的人。

再讨厌也不能离开，再痛苦也不能逃避。他不是懦夫，所以不可能哭喊着请求“放了我吧”。自己犯下的错误就必须由自己承担，他原本就是那么硬气的男人。

“俊慎……”强硬的握住他的下颌，把他的脸转过来，“你从以前就是个过分的人……”拉近他碰碰鼻尖，也许是因为年龄差距的关系，跟他在一起不知不觉总是会暴露出孩子气的部分。“那时候，我真的很怕你。”手指探进他的衣服里用力刮擦着他的乳头，一节一节探索着他的脊椎骨，无尽的爱抚。用力拨开我的手指，牙关都咬不住的那个人已经开始低低的喘息。把他拉到膝盖上。他所不喜欢的乘骑位也渐渐接受了。

喜欢这种体位是因为近乎报复的快感。面对身高和体重已经成长到足以把他抱在膝盖上的我，他在恐惧着。曾经是，不管自己在后面跌倒多少次都不会放慢脚步回头看一看的那个人，无法抵抗衰弱和成长的自然规律，他在不断失去的优势中不为人知的恐惧。

性急的将他的牛仔裤扯到膝盖上就坚硬强横的顶进去。用力抓住他想要逃开的细瘦的腰，抚摩着他的脊背。“宝贝……放松……放松……”被这样叫着他耳根赤红，汗湿的脸，咬着牙赌气一样狠狠的克制着。干涩撕扯的感觉让两个人都非常不舒服。

皮肤偎靠在一起的部分全是热汗，汗水和体液顺着他的大腿不停的滴落下去。他挪了一下，搂住我的脖子。深吸了一口气，自暴自弃的，他简直就像做给我看那样就着大张开腿的羞耻姿态跪在地板上，开始抬动腰部。

明明不喜欢这样被插入的被动的高潮他却故意狠狠的笑着摆动着。肉体上高热眩晕的官能感只是让这项认知更加鲜明而已。故意的，只剩下彼此器官互相摩擦的冰冷的性。沉浸在这样的肉体里，我却异常清晰的意识着一切。把脸扭过去。我以为我会赢，一直以来我都是大错特错，先爱上了，就是输了，所以可以被心安理得狠狠伤害。

凑过去用舌头玩弄着他的乳头，他猛的颤抖了一下，我亲手穿上去的银环在那里晃动着。于是笑起来，即使，无法占有他的心也能够用占有肉体把伤害报复回去……于是，终于能够在那象征着占有的金属冰冷气息中安心的……

被这样苛刻的从前从后玩弄着他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像马拉松接近终点一样剧烈喘息着延长了摆幅。拉住他狠狠压进他身体的最深处，两股体液像动脉爆裂一样猛的喷发出来。无星无月的黑暗里，他仰着头至爱情人一样在我身上迎来了高潮。

喘息着喘息，闷热粘腻的感觉渐渐复苏，简直，在皮肤上滋滋作响。连稍微分开都不允许的用手臂和胸膛束缚住他。他挣扎不开趴在我肩膀上拼命呼吸着氧气。含着我的器官的那个地方也跟着他呼吸收缩着，残留着余温的体液就着那样收放的节奏中一点点流出来。如此亲密。

我用手握住他疲软的部分摩擦着，始终无法挺立起来，于是带着一点笑容嘲笑着：“不应期变长了哦。”强横的瞪过来的眼睛，喘息着，眼角还没褪去的薄薄红晕。强横吗？明明只剩下妩媚和艳丽了。

轻笑着把又想挣扎的手脚和腰身都收纳进怀里，最初的最初，被这个大九岁的男人和父亲一样温柔而漠然的笑着推开，或许这就是喜欢他的原因吧。作为私生子被父亲抛弃的我，潜意识里还是在渴望着从他身上挽回父爱。

那么，事到如今我已经不是当年渴爱的孩子了，爱是什么呢？不管动用什么手段都要把他留在身边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只有我知道怎样抱紧他才不会碰痛他的伤口；因为，只有对这个人会愿意傻傻的牺牲一切去爱；因为，不能分离的依赖；因为，情非得以，无可奈何？

“俊慎……即使你讨厌得哭出来我也不会放手的。”抬起他尖尖的下巴轻声告诫，他苍白了脸色用力的咬紧下唇。

痛不痛，痛成什么样子？我忘了你原本是那么喜欢自由的人，可现在你的整个世界都是我给的，什么东西都要别人给予的感觉怎么样？不不不，我不是忘了。是你忘了，忘了让那个十七岁的孩子拼命忍耐着等待着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吻，讨厌纠缠又可以一脚踢开的时候。

“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真想对你吼一句‘我不是你养的狗’，可是我连那样也不敢，我怕你会讨厌我不要我……很好笑吧？”

又湿又重的雾气，紧贴在一起的身体一重一重热汗，可是，只是不想分开。把手伸进衬衫里抚摸着他背上凹凸的刺青。妖娆着颤动着，雾气中在一重一重青色的云纹斜飞着眼神向人伸出指爪的夜叉，曾经是我少年时代的梦魇。

朦胧的笑着，亲上他痛苦的合上的薄薄的眼睑。

笑着，不去想以前以后的事了。

所以，你知道什么是连理枝了吧？

本来想写一个长篇，写了几个章节觉得自己实在驾御不了庞大的构架，还是小巧精致的短篇比较适合我，发生在黑暗中的，爱和伤害的故事。

我是比较随性的人，所以肯定是跳跃性思维了。亲亲们忍受一下吧。

另外长期征求符合你心目中的故事主角的图片，可以发在我的信箱asfeng2000@yahoo.com.cn

系列二 西贡故事

我已经老了。现在我是西贡几千名专职导游中的一名。法国发行的旅游手册上曾提到过我的名字，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毕竟，同时通晓着法语和这个城市的隐秘的人在西贡并不太多。

“传说你比西贡的每一栋房屋都更清楚里面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一个法国男人指着河对面一桩爬满藤蔓的洛可可风格的建筑问我。我熟悉这些充满猎奇心理的游客，我知道他们出了那么多钱请我是想听到什么样的故事。

“说实话，这个故事，我愿意称它为情人，正如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一样，那是一个飘荡在湄公河静谧炎热的河面上的故事。”我用法国人熟悉的文学作品勾起他们的兴趣。

“五十年前，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时候，那栋房子被一个由法国基金会开设的疗养院租了下来。我不认为热带的气候对病人会有什么好处，但这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好消息，我母亲生了重病，对于河下游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来说，一月五十个美元的看护工收入无疑是很多的。我在那里做了半年的看护，换了一次工作，送走了两个病人。死亡并不是很可怕，尤其在你习惯他的时候。

“一天，疗养院来了一个新的病人。他住在我看护的病房的隔壁。当时正是雨季，雨停之后，我去外面街区一户人家的花圃采一支茉莉花，这也是我每天的工作之一。我的雇主每月支付那家人五法郎直到花期结束。忘了说一句，在这个疗养院的病人大多都有着在热带发生的难以忘怀的故事。像我的雇主，他的初恋与茉莉花有关，病痛发作的时候茉莉花能让他安静。那天我从街上回来，当时天放晴了，我特意走慢一些，欣赏沿途夕阳下含着雨露的凤凰花。

“走到疗养院门口，一抬头，”我抬手指向河对面二楼的阳台，“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男人当时就坐在那里冲着我挥手。我不认识他，我当时吓了一跳，把茉莉花都摔到了地上。到晚上，我服侍的病人睡着了之后，我的一个伙伴却跑来接替我的工作，说隔壁房间的先生想见见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上我，我到隔壁房间，敲了敲门。一会儿，那个穿黑礼服的男人摇着轮椅从里面出来。他居然站不起来，我这才发现，他看起来精神好得很。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小子，实在引不起人的兴趣，相反，我觉得那位先生更神秘一些，他近五十岁，外表看起来很像那些越战时由越南女子和美国大兵生下的混血儿。

‘会法语吗？’‘会一点儿。’老实说要不是遇上了曾作过法语教师的病人，我敢说我现在的法语还停留在只能听得懂‘吃、睡、疼’这样护工最频繁接触到的单词上面。

‘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吗？’我摇头，‘因为你看花的样子很专注，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知道。在西贡，你见过这种花吗？这么大’”，我按照记忆用手比划给游客看，“‘紫色，不，说不定是玫瑰色的，花茎像竹子一样有节，很矮，结着黑色的硬硬的果实。’我回答：‘我试着去找找看，先生。不过，如果找到了，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找这种花的故事，并付我二十个法郎。’

我从小到大就是个很好奇的人，喜欢收集故事。‘有趣的孩子，’他笑起来，‘二十个法郎可以给你，不过我保留我的故事。’‘如果我用二十法郎来换那个故事呢？’我睁大眼睛问他。‘真是让人头疼啊，我的故事可不只二十个法郎，不过你这么想知道的话在中国人说来是缘分也说不定。’他笑起来，‘如果你找到了这种花，’他拍拍我的肩膀，‘我就给你二十法郎加我的初恋故事。’他微笑着，口气却郑重的像做着重要的约定，和我，一个当时十四岁的孩子。

“两天后，我利用帮雇主买东西的机会偷溜到街区寻找那种花，我用两个小时转遍了整个街区，没有找到。不过我听说在城区西面有一个开着大商店的华人，他家里的大花园也许有这种花。

“三天后，我把花送到了那个男人的手里。‘你怎么弄到手的？这种花在这里应该很少见吧？它不太适应过分炎热的气候。’他爱怜的握着被我从枝头掐断的花茎，问我。我闭紧嘴，耻于说出‘偷来的’这样的话。事实上，华人和当地人的芥蒂由来已久，他们才不会允许我这样一个衣衫不整的本地穷孩子进入他们的花园呢。洋红的花瓣，肥大的绿叶子，其实是一种很艳俗的花，我采到后才发现。我惟一希望的是他的故事也不要像这花一样叫我失望才好。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出我的失望，他没有看我，而是把轮椅转向飘荡着白色蕾丝窗纱的阳台。‘我十七岁的时候，’他以这样一句平淡无奇的开场白开始了整个故事。

“真没意思。”那对游客抱怨起来，“杜拉斯写了‘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这样的名句。这个故事至少也应该有这样感人肺腑的开场才对。”他们的背诵爱语的语速又快又干脆，就像一碗煎豆子砸在铁板上，不由得让我怀疑法国人的感情是否也是这样。

我告诉他们：“我当时也这么想来着，我当年十四岁，可是我已经略通男女之情，‘十七岁少年，何况又是在有着毒辣糜烂气息的金三角，他的感情总是又激烈又眩晕，就像一场带着热病的龙卷风。’那个男人这么形容过他的当时心境。他的身世很有传奇色彩，据他说他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日法混血儿，他从小在巴黎长大，那一年，他的父亲因为心脏病去世，作为私生子的他接掌了父亲在东南亚的事业。‘从巴黎直飞上海，在上海转机到云南昆明再转机到西双版纳，越过边境，横在我面前的，就是从中国边境口岸到大其力的一天一夜的湄公河上的航行。就是在那条渡船上，我遇到了我的情人。’

我努力回想着那一晚的记忆，轮椅上的那个男人望着窗外，顺着他的视线，我可以看见遥远的暗蓝色天幕，乳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得像船帆一样鼓起，带来草虫的鸣叫和南国橙花特有的浓郁香气。

那一天晚上行船时的情景，有点像今晚。

一天的最后一班船是傍晚发船，我的飞机误点，去的晚了。码头已经簇拥了很多人，炎热而嘈杂，都是去南佤，勐拉和大其力的。有西装革履的，瞧不出国籍的商人，还有穿着名叫隆基的裙子的缅甸男人和穿着黄色僧袍的泰国僧侣。后两者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听父亲的日本下属桥本这么说。

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人，有时候我能鲜明的回想起当时他站在黑暗里的样子，用发胶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颜色鲜艳的丝绸衬衫，敞着领口，下面是漂白的牛仔裤。亚洲人，皮肤是那种不太接触热带阳光的白皙。他有一张英俊的脸，我这么认为，不同于西方美男子的标准，洁净、冷漠，充满了知性美，如同一棵植物。在法国我就流连于那些同性出入的场所，我被这种从未接触过的类型迷住了，神魂颠倒，不能自已。我以为他只是来自东亚或是香港的游客。不过湄公河的这一段暗礁林立，一般的游客可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我看着他，他好像也发现我了。我看见他在夜幕下回头张望，笑了一下露出雪白的牙齿。

晚上的船舱里点着昏暗的灯，人们昏昏欲睡。这里面有农民、商人、僧侣，还有隐藏着的毒枭和在逃犯。浸染着佛教文化的东南亚土地如此玄奥，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荒谬与和谐。船静静的漂浮着，发出一点沙沙的水声。我走到甲板上，晚上还是闷热。一丝风也没有，倒是两岸热带丛林里的树木腐败的味道一阵浓一阵淡。

他也在甲板上。“Hi!”犹豫了一下我用英语跟他打招呼，糟糕的搭讪方式。他回头看着我，静静的。他的脸上的神情如菩提一般的玄奥。

“少爷。”桥本在舱口探头喊了一声。

“你就在那儿呆着。”我命令他。

“会说中文吗？”他皱了一下眉毛，用英语问。我摇摇头。

“日语呢？”

“还行。”

“混血儿？”他用手指夹着一支香烟，不看我了。

我掏出打火机，走近他。欧洲的一个所谓亚洲通告诉我，在亚洲，给对方点烟是示好和拉近关系的手段之一。我帮他点烟的时候有点颤抖。因为他接受我的服务时的态度如此自如和老练。

我们之间有个年龄和阅历的差异。相比西方，东方人的年纪通常比外表看起来的要小一些。这个看起来二十一二的男人实际年龄可能是二十五或者更大。即使如此，而我却想要凌驾于他之上。

他弹了弹烟灰，一阵烟雾缭绕，那个红红的烟头在黑夜跳动着。“现在可不是来金三角旅游的好时候。”他低声说。

“我不是来旅游的。”我的声音一阵僵硬，他在藐视我。

“缅甸和泰国在边境上又开战了，最近这边乱得很。”他扭头看着我，“这是个没有人身保障的地方，刚才上游顺流漂下来好几具尸体呢。对了，你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甲板上的黑暗处几个黑影在晃动着，好像不太清晰的默片一样，一会儿，他们拖起一个人形物体扔出船外。静静行驶的渡船因此发出了一点别样的声音，溅起了水花。船舱像蜂巢一样发出闷闷的骚动，船头有水手在高声吆喝着什么，那些黑影懒洋洋的应答着，又四散回到船舱里去了。骚动消失。一个人生命的消逝在这里是如此琐屑和渺小，就像踩死一只蚂蚁。

我试图强装出满不在乎却从脊髓里渗出寒意。

“那是本地的帮派在清理门户，这叫沉江。水底下都是锋利的礁石，从这里扔下去，人的身体会被割的支离破碎，任谁也认不出来。船上不乏亡命之徒，要做生意，船员是不管这些的。”他看着我，刀刻的眼神，眼角眉梢带着嘲弄的笑意。我这才明白，这个男人是那种隐身于黑暗中的人，对于血腥和暴力沉稳老辣、见怪不怪，我一阵寒战。

“我一上船就知道，他们认识我。也已经事先和我招呼过了，刚才死了的人还和我握过手呢……”他挑起眉，“害怕了吗？”把香烟在栏杆上按灭，他把嘴唇凑近我穿着耳环的右耳，“还是即使如此也希望留在我身边呢？”恶毒的低语，就像海女用来引诱水手的罂粟一样的歌声。他凑近的黑幽幽的深邃瞳孔里像有巨大吸力一样，我没有回答，我害怕自己的声音会颤抖。我只是用自己的嘴唇贴近他的，吻了他。因为那是比任何丑恶而可怕的女性更强烈的诱惑。

“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相当于和恶魔签下的契约吧？你到底明不明白啊？”他贴着我嘴唇，有点烦恼的低声对我说。

我不敢说话，说实话我是真的害怕，可我更加无法抗拒他的诱惑。所以只是把他的刘海拨到一边，顺势抱住他的颈子，引诱他加深了那个吻。

“算了，你还小，还是不要明白好了。”他沉浸在我所给予的肉体的愉悦中，放弃了和我的交谈。于是我明白这是个聪明的举动。

黑黑的夜，有一点小小的风。搭着他的肩膀，靠得那么近，他用了男用香水了吧，听说东方人的体味非常单薄，所以不喜欢浓厚馨郁的味道。他用的也是，柑橘系的香水，淡而冷的，苦涩的余味。

他忽然转头对着我笑起来，弯的眼睛，单眼皮狭长而有味道。那笑容平稳的滑过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并不是很明亮的月亮下面，他弯腰脱下皮鞋，然后是袜子，露出一截白色的脚踝。甲板上是正在消散的溽热，烟头一亮一亮的缓慢燃烧着，他近乎放松的站在那里，指间夹着烟，忽然便传来了轻轻的歌声。不知是什么语言的，一个音一个音咬在舌前，带点沧桑味的颤抖着拖得很长。

不知为什么有种脆弱感，闪烁的烟头，男人低低的声音，听不懂的语言。却知道那倾诉着的悲伤的的狭隘的自私的感情，海妖的歌声月亮模糊，不知哪里降下的露水沾湿了我的头发。

接下来的黑夜里我一直跟着他，我对他不用敬语，尽管他比我年长。他也并不生气。他有同伴在船上，但他们假装素不相识，但偶尔会在黑暗处用眼神和手势交流，我热忱的观察着这一切。有时候他会兴致勃勃的解释给我听，有时候又会半真半假的捂住我的眼睛，告诉我知道得越少越好。我喜欢他那漠然而温柔的，像面具一样挂在脸上的微笑，喜欢他亲昵的把嘴唇贴着我的耳朵私语。我喜欢偎依他，搂着他。他身材匀称，没有夸张的肌肉却很结实。

白天的钟点，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得很快。我们在无人的机械室里交缠，昏暗的房间里，机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带来轻微的耳聋感。天花板上跳动着外面反射进来的粼粼波光。我仿佛置身海底，只是窒息一样的寻求着对方的肉体。我解开他衬衫的扣子，抚摸他的上身。香水苦涩的余味，混着若有若无的腥气和淡淡的烟草香。在他身上我没有体味到西方人对于东方情人的想象，那所谓的充满阳光气息的小麦色的肌肤。我的情人是黑暗的生物。他的背上有花纹繁复的整幅刺青，青蓝色的花纹，丑陋而凌厉，沿着脊椎一路延伸下去，那是个在鲜血中挣扎着的半人形象。

“夜叉。”

异国的奇妙发音。我张嘴学他的发音。肯定学得不好，他笑起来，“别学了，真难听。”

“丑不丑？”他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想讨好他，却发现自己并不了解他的心意。

“我能摸一下吗？”我小心翼翼的问。

他点点头。我轻轻的碰了碰那双狰狞的瞪着我的眼睛。我这才发觉它有着一种怪异的悲哀感。然而它是如此逼真，似乎随时会一跃而出。然后我从背后抱住他，不去看那个恶魔的形象。我用牙齿轻轻咬着他脖子的侧面，挑逗着他。他转过身来，我们开始接吻。他恶作剧的咬着我脖子上的大血管，轻轻的，掂量的意味，想是在试探着用多少力量才能将它咬破。

那个刺青丑恶而悲哀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晃动。所以我用力把他压到了机械室的墙壁上，我舔舐着他的身体，像孩子一样用力吸着他的乳头。他仰起头，喘着气，指甲有意无意的刮划着我的背部。燥热得厉害，快感一阵一阵冲上脑际，我呼吸着充满肉欲的空气不能自已。我把手伸向他牛仔裤的拉链。

他猛的撞开了我。

一阵寂静，好像被猛然踩了刹车一样，我们两个人像两只老旧的引擎急剧的喘息着以平息快感的余韵。我不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在巴黎，我对对方有好感就会寻求进一步的关系。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挑逗我却又推开我。

“听话。放开我，听话。” 他挣脱我缠绕在他腰间的手臂，穿上衬衫走了出去。逆着光，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我跟在他身后。我知道有什么地方在不对劲却不知道在哪里。

夜幕再次来临的时候我们待在甲板上看晚霞。我一直抱着他，不顾旁人异样的眼光。他没有拒绝，也不和我说话。

如果不说的话别人永远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你要大胆的把你的想法说出来。我从小接受着西方的教育，我不能明白东方人为什么沉默，就像我不能明白东方人为什么能如此坦然的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痛苦和悲哀。

我忽然发现我对他知道得很少，我不知道他的国籍，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我和他的唯一联系就是曾经在此时乘坐同一班轮船。这是神的赐予而我开始奢求一直和他在一起。

“你叫什么？”

“你是日本人吗？你是中国人吗？”

“告诉我你的地址好不好，在大其力吗？”

“你要到哪里去？”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听着……”他开口了，他扭头紧紧盯住我的眼睛，“还有一小时船就靠岸了。别再问什么了，上岸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寂寞了。”他像抚摸宠物一样揉揉我的头发，“如果让你困扰，那么，对不起。”毫无诚意的道歉，他满不在乎的语气仿佛在说如果你不原谅我也不在乎，反正我原本就不需要任何谅解。

“那么，我是陪你打发时间的临时伙伴，还是玩具？”我问他，他板起了脸，我知道我破坏了规则。从一开始这就只是个KILL TIME的游戏。他只当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逗弄着我却不打算负任何责任。我不说敬语他却不生气，他还会高高兴兴的教我黑道的行话。他从来没有掩饰过，我早该明白的。他只当我是个可爱的小傻子。

我抱紧他，他有点厌烦的，带着那种售后服务的搪塞态度亲了亲我的额头。我一遍遍说着“JE T’AI ME，JE T’AI ME”他不懂法语，所以这句话隔着我的自尊，永远走不进他心里。

JE T’AI ME，我爱你，我爱你的一切，你的黑黑的眼睛你的软软的头发，你身上难看的疤痕和刺青。我爱你的一切，所以我会连同你丑陋的挣扎着的灵魂一起去爱。如果必要的话我会说上一万遍，含着泪光嘶喊，用你所不懂的语言。JE T’AI ME，JE T’AI ME。

你明白那种让泪水都无法停止的感情吗？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很容易动情，很好笑很丢脸是不是？这是任何人都可能经历到的事。

故事停在了这里。

“然后呢？”那两个法国人问。

“然后，”于是，满脸褶皱的老头子狡猾的笑着，“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还想听吗?想听的话可是要额外收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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